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圩的隐性文化交融符号研究

张晨

(广西艺术学院 人文学院,广西 南宁530022)

  摘 要:圩是具有非物质形态的文化空间,通过整合历史、神话、传说,以文化空间的形式隐藏

交融符号,以惯习方式融合参与者,打破地域、文化的限制,促进跨区域、跨族裔的人际互动,形成多

元一体、包容对外的历史传统,呈现理想型、交融型文化形态。民众塑造圩的历史记忆,以积极主动

的心态交融他者,最终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交融局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

供了地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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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一直有赶圩传统[1],广西歌圩是较为典型

的文化空间,其容纳了文化符号体系[2],使人能够以

符号为媒介,与他者展开互动交流。除歌圩外,圩市

发展也为民众提供了交往交流的空间,促进了民族

地区的经济发展[3],实现了多民族融合汇集[4],在维

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5]。

在过往的研究中,歌圩、圩镇、圩市的研究侧重点各

有差异,歌圩侧重非物质学理研究,圩市、圩镇则着

重突出社会实体研究。圩市、圩镇作为社会实体,与
歌圩之间存在交叉关系,即圩镇与歌圩互为依托,最
终呈现的是基于经济属性的,建构在圩镇与歌圩之

上,实体与非实体显隐性可视听符号互存的特定文

化空间,即圩文化空间。

本文研究的圩,主要指涵盖圩市、节圩、歌圩以

及整合了历史、神话、传说等的文化空间综合体。圩

原本是实体的、物态化的圩镇[6](P1)、集市,随着历史

的发展,人们在记忆圩的过程中融入圩的真实历史,

塑造圩的神话传说,使圩从物态化的圩镇、集市转变

为更加复杂的,融合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的圩文

化空间。笔者以广西南宁蒲庙花婆节为个案,整合

物质形态的圩镇与非物质形态的歌圩,从圩场的实

践逻辑出发,阐述圩场特有的综合体特征,探讨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地方经验。

  一、空间视阈下花婆节圩习俗变迁

花婆节作为典型的圩文化空间,根植于花婆信

仰,主要流布于南宁各县区。2014年,南宁花婆节

入选广西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花婆是

广西壮族传统生育神,其与壮族女性创世大神姆六

甲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7]蒲庙镇位于南宁市邕宁

区。蒲庙花婆节既是建圩始祖节,又是送子花婆祭

祀日,每年农历三月十二日举行,是蒲庙镇的传统节

日。传说蒲庙建圩始于清朝雍正九年(1731),蒲庙

原本是一片地处邕江、八尺江交汇处的“蛮瘴麓”,无
人居住。蒲庙附近有几处古圩,如那莲、那楼、亭子、

苏圩、扬美等,商贩想要前往这几个古圩进行商业贸

易,需经由邕江航运。邕江较为宽阔,适宜通航,但
八尺江为邕江支流,江水较浅,不适宜中大型船舶通



  ① 本文用蒲庙圩强调蒲庙古圩的历史和商业文化发展,与当代地名蒲庙镇作区分。蒲庙圩是历史和传说的一部分,蒲
庙镇是当代行政区划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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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因此,商贩一般将货物运抵蒲庙古渡口,转为陆

路交通或变更小船继续前行。根据蒲庙人的历史记

忆,某天,阿婆看到商贩经由蒲庙古渡口换乘,附近

却没有餐饮提供,于是在蒲庙古渡口做起了贩粥生

意。阿婆过世后,商人们为了祭奠阿婆,于古渡口建

立庙宇,并形成阿婆贩粥的建圩始祖传说,蒲庙古商

圩由此发展起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蒲庙商业贸

易趋于繁荣,外地商贩与蒲庙周边居民逐渐移居至

蒲庙渡口附近,蒲庙古商圩演变为今日蒲庙镇。蒲

庙周边为壮族聚居区,外地商贩与壮族居民长期交

往交流,互相学习借鉴,最终实现民族交融,形成具

有蒲庙特色的融合建圩始祖(商业)传说与壮族花婆

(创世、生育)神话的蒲庙花婆节。花婆庙原建于古

渡口,后因洪水泛滥和堤坝修建多次搬迁。外来民

众(商贩)为求发财平安,遂在清代乾隆年间于邕江

畔建立五圣宫,供奉“五圣”,即北帝、妈祖、伏波、龙
母、三界。花婆节将送子花婆信仰、建圩始祖传说、
圩市历史发展等核心符号形态进行整合,花婆节圩

场融合建圩始祖传说、壮族送子花婆传说、蒲庙圩①

商业发展史,展现具有浓厚文化交融特色的圩文化

空间。

  二、圩场的显性展现

圩文化空间展现理想型场特征。圩场展现了较为

复杂的关系网络,有自身特定的逻辑[8](P120),在符号的

影响下,在(模糊的)时间[9](P200)中展开实践[10](P114)。圩

作为物态化的空间,通过隐性的物态化符号向参与

者传递显性的、模糊的时间观念,使参与者在显性的

圩场中接受自我与圩的文化关联。圩的文化、商业

纽带将群体容纳其中,通过时间与空间属性使群体

对其产生初步认同。圩原本是圩市、歌圩等文化综

合体,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特征,民众在固定或不

固定的时间集体参与。圩依托人而存在,展现出广

泛的群体性。就圩市而言,商业使相同或不同群体

在交往过程中通过货物交换认识与他者之间的差

异;与此同时,通过圩市,双方就商业贸易的基本准

则达成初步一致的贸易惯例认同[11](P37),从而使贸

易在符合双方利益的基本前提下开展。就节圩或歌

圩而言,文化纽带将跨地域群体紧密相连,通过文化

交往,群体就节圩或歌圩达成初步认同。不论圩市、
节圩,还是歌圩,都脱离不了时间、空间的束缚。人

在时间中寻找自我来源,物态化的空间塑造了人或

群体先于自我的记忆,人接受被塑造的生命记忆,将
自我与初始时间在空间中绑定。人通过对模糊时间

的空间认识,将自我与圩紧密相连,对圩产生特殊的

情感[12],从而使圩通过实践表现出主动包容、整合

的显性特点。
圩场是时间与空间的综合体。圩场容纳了时间

与空间,将时间以显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包含在空间

中。参与者通过视觉的方式直接感受空间的存在,
通过间接的方式感知空间中的时间,与圩场融为一

体。圩场的空间容纳了所有人和物,人和物的建构

使空间通过时间初步拥有了神话、传说、历史,从而

使空间中的时间展现出精确(如举办时间)和模糊

(通过神话、传说建构的历史)的特点,使空间的范围

具有一定的精确性(如具体举办地点)和模糊性(未
指定的、更加广泛的参与者)。精确性和模糊性相结

合,使空间本身呈现精确的,视觉可察觉到的外在显

性表象,如该空间的主持人或小组,正在举办的仪式

活动等,以及视觉可察觉的显性表象下的隐性符号,
如神话、传说中的某些符号元素。圩场综合空间所

具有的特性,将显性的表象呈现给参与者,使群体通

过视觉将自我与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对于参与者而

言,时间是精确的时间,他们在指定的时间参与到圩

场的空间当中,使自身与固定的精确的时间产生联

系。他们通过精确的时间,在意识上与模糊的时间

产生关联,特别是与圩场模糊的历史时间产生关联,
并将自我与模糊的时间融为一体,成为模糊时间的

继承者、实践者、创造者。
蒲庙圩的起源历史有几种说法。其一,花婆原

称“阿婆”,因清代蒲庙古渡口尚未设有餐饮店铺,而
抢占渡口商业先机,设立粥铺。由于善于灵活处理

粥费问题,特别是对于手头没有零钱或现金的客商

较为慷慨,花婆亡故后,客商缅怀其恩情,于古渡口

设立婆庙以示祭奠,故“蒲庙”为白话(粤语方言)发
音“婆庙”。其二,贩粥阿婆有爱美的喜好,在贩粥时

经常头戴花朵,人称“花婆”。其三,古渡口曾漂来一

个女体特征的木菩萨,被民众拾起,民众将其推回邕

江中,水流却两次三番将木菩萨推回岸边。民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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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菩萨不愿远离,认为木菩萨是“神送来的”,于古渡

口附近(今蒲庙镇十字街口)设立庙宇,供奉女性木

菩萨。除此之外,蒲庙圩与神话也有一定关联。其

四,花婆是布罗陀的妻子,是壮族人的祖先。人们若

有结婚、生子的愿望,可以送其花婆牌,助其成功。
若小孩生病,亦可拜花婆,求庇佑。蒲庙民众在建构

古商圩历史记忆的过程中,塑造了生动的圩起源传

说与花婆(建圩始祖)传说。
圩经历了由一般圩市向场的显性转换。空间是

对时间的保留和展示[13],圩场中模糊的时间是依托

人们的记忆形成的特有的传说,具有固定的时间框

架,这种框架使人在现实的、物理可测量的时间观念

中建立起人和共同历史记忆之间的关联。花婆节作

为节圩,其原初记忆被不同身份的蒲庙居民记忆或

修改,使花婆具有贩粥阿婆和送子花婆两种身份。
圩原本没有传说(模糊的时间观念),更多的是具象

的可精确计算的物理时间(什么时候在哪里有圩市,
群众要去圩市交易),当圩的部分史实与被人为建构

起来的,为了形成更加广泛的群体记忆的部分传说

融合,就形成了更加宏大的完整的让群体牢记的圩

的传说。在圩传说的基础上,圩的历史逐渐由模糊

的历史记忆转变为能够用精确的物理时间计算的具

体的历史年代(蒲庙圩的起源时间被认定为雍正九

年),满足人们在记忆中形成的,不断被改造和重构

的圩的源起。除此以外,蒲庙圩起源记忆原本是传

说,随着时间的流变,本土人在结合壮族神话记忆的

基础上,为贩粥阿婆增添了送子职能,使其从人向神

转变,实现了花婆和阿婆的身份融合,蒲庙古圩拥有

了完整的神话传说体系和融合真实蒲庙商圩历史的

文化体系。圩从历史事实向拥有完整的神话发展体

系转变,并依托被人为建构的传说体系,形成具有明

确符号形态的圩场。圩场显性表象下的特征,则以

隐性的方式配合圩场的显性表象强化影响作用。

  三、圩场的隐性表达

圩场交融的隐性展现,强调时间和空间隐藏符

号的影响。圩场呈现出显性表象特点和大量的可视

性元素,如圩场的主持人或群体佩戴的某些配饰,圩
场的历史传说、建圩传说等。这些可视性元素在圩

场所处的文化圈被广泛传承,以视觉的形式被参与

者快速理解[14](P67)和认同。这些看似耳熟能详的内

容是能够被意识到的符号形态,是显性表象下的隐

性特征,如神话传说中的某些符号元素,这些符号形

态就是圩场隐藏的符号形态。

共有记忆隐藏圩的交融性。参与者通过视觉察

觉到可视性元素,将其与传说相结合,以符号的形式

内化为参与者自身的行动纲领。可视性元素符号对

参与者形成隐性的交融作用,圩场的交融核心得以

形成。花婆节依托经过融合的花婆传说、五圣宫、商
业发展史,呈现用显性空间隐藏交融的特征。

花婆节节庆本身被分为“世俗”“世俗与神圣过

渡”“神圣”三个部分。“世俗”部分主要包括五圣宫

对面、邕江堤坝广场的商业舞台演出,新兴广场的商

业舞蹈比赛以及猜码(即划拳)大赛等。参与者既有

蒲庙民众,也有外来游客。蒲庙民众参加花婆施粥

活动时,会排较长时间的队,领取一碗带有祝福性质

的花婆粥。少数人在吃粥前后进入神圣的五圣宫,
观摩道公祭仪或“五圣”像。

“世俗”部分着重强调蒲庙的历史文化特征。比

如广场上的商业舞台演出,通过顶蛳山(遗址)文化

表演、八音壮鼓文化表演,强化了群体对圩场的文化

认同。参与者不论是否了解花婆神话,都能够通过

具有蒲庙地方特色的文化演出了解当地的文化风

情,即便不了解花婆神话的群体,也能够通过视觉观

摩认同圩场的隐性符号形态。圩场的“世俗”部分体

现了蒲庙的地方商业特点,着重强调商业元素,如选

址邕江畔(五圣宫对面),在舞台演出中植入大量商

业广告,搭建商业步行街等。这些看似寻常的商业

元素在蒲庙具有隐性的符号形态。商业是蒲庙兴起

的主要源流,蒲庙在历史上是较为知名的商埠,从建

圩始祖阿婆贩粥开始,蒲庙的商业记忆一直延续至

今。商业本身是一种实践,当商业实践与蒲庙历史

传说相衔接,“世俗”部分通过强化商业的地位,圩场

的商业符号在历史记忆中形成融合,最终形成完整

的隐性交融体系。除此以外,通过民俗文化演出,重
新强调八音壮鼓和顶蛳山遗址的历史记忆,民众在

多重隐性符号形态当中反复记忆蒲庙的历史文化特

点,接受花婆节的隐性符号形态,完成“世俗”部分的

隐性交融。
民众参与到圩场当中,必须通过仪式性的过渡

使自身与圩场的交融元素产生紧密联系,实现与圩

场的主动融合。在“神圣”与“世俗”之间,有一条既

神圣也世俗,既不神圣也不世俗的核心纽带,即喝

“花婆粥”。粥本身没有符号形态,但粥与传说相结

合就具有了隐性的符号形态。在民众的记忆中,粥
被赋予了“粥福”内涵,即白话(粤语方言)中的“祝
福”。阿婆贩粥不具有神圣性,但阿婆与花婆形象的

结合则使阿婆呈现出花婆(神)的身份特征,这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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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雷升,男,前五圣宫管理者,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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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呈现出从“世俗”到“神圣”的中间形态。例如花婆

歌“吃了花婆粥,一生都有福”,吃粥、福和花婆祝福

紧密相关。花婆施粥是花婆节重要的组成部分,部
分女性坐在五圣宫门前,头戴花婆头像施粥。花婆

作为似神非神的开圩始祖,使吃粥过程与节圩产生

关联,从而将民众容纳到圩场当中。
就节庆本身而言,“神圣”的主旨是通过在五圣

宫中举办一系列祭祀活动,使民众通过视觉体验,将
五圣宫中的“五圣”与花婆节紧密相连,为花婆节提

供神圣的佐证。在圩场组建过程中,交融性符号需

要民众认同,否则,节日的主要核心交融符号不能获

得应有的影响,无法维持圩场的核心运作。
受访者雷升①告诉笔者:

它里边有个北帝,北帝是分管北方的神,北
帝三界,三界不要以为是上中下那个“三界”,它
是广西当地贵港一带神的名字,叫做三界,不是

我们这里的。还有一个伏波,伏波生在陕西,当
时是朝廷命他来交趾,当时是从水路上去的,这
里都有经过。还有两个,天后就是妈祖。妈祖

是福建泉州的,是福建沿海一带非常出名的神。
还有一个是龙母,是我们当地西江的神,她管珠

江流域,有很大的庙,专门拜龙母的。所以说五

个很大的神,按照东南西北的方位,东妈祖,西

马援将军,北北帝,南三界跟龙母,这都是很大

的神,在一个地方,我们当地群众把很大的神聚

在一个小小的地方,这个庙,越小的地方,它的

最大的特点就出来了。那个小东西,放那么大

的神在里边,说明当地群众思想包容,团结,已

经很开放了。
“五圣”为花婆节提供了可靠的融合型神话传

说。节日举办者将花婆迎接至五圣宫,圩的另外一

项核心符号与“五圣”融合。花婆神话与阿婆传说在

五圣宫中得到神圣的延续和传承,增强了花婆节的

历史地位和文化地位,民众通过参与圩场,实现了从

观摩到认识到认同的隐性交融。从五圣宫开始,神
圣的隐性交融不断向外延伸,从“五圣”到花婆神话

传说的融合(建圩始祖阿婆),到花婆施粥的过渡,到
世俗的(商业)历史记忆,圩场以多重隐性符号吸纳

所有参与者融入其中,从参与到认识,到熟悉,到认

同,展现出隐性的民众接受过程。圩通过从“世俗”到
“神圣”[15]的符号形态方式,展现了蒲庙文化多元的

历史特征。对于拥有包容心态的文化而言,“多元一

体”的观念以隐性交融符号被封装于“惯习”[16](P217)

中,以“惯习”方式传递给民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具

有主动接受和向外开放的动力。文化作为圩场存在

的关键要素,为圩场向外开放提供了机遇。

  四、圩场的理想型显隐性组合呈现

圩场具有包容特点,民众通过对圩(模糊时间)
的认同,实现对他者文化的吸纳、整合、接受和认同。
五圣宫的“五圣”来源是蒲庙文化发展史的佐证。五

圣宫作为蒲庙圩的一座小庙,容纳了源自各方的美

好愿望,展现了民众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对他者文

化的期待。文化精英选址五圣宫,一方面是受到蒲

庙镇地理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则体现了群体对于

他者文化的接受态度。就五圣宫而言,通过“五圣”排
列,展现出蒲庙圩文化发展的多元性,亦通过视觉可

观测的“五圣”符号,重新传递给当代蒲庙镇以及不同

地域的不同年龄层群体,以此强化群体对于他者文化

的包容观念。花婆节依托五圣宫的视觉符号,强调圩

场的历史感和圩场传说神话的多元文化融合特征,圩
场本身具有接受他者文化、包容他者文化,抑或是允

许民众吸纳、整合以及认同他者文化的元素。
圩场具有显隐性交融的符号形态,民众通过主

动接受符号形态实现圩场的建构。对于参与者而

言,圩场的交融符号不一定是强制性的。符号原本

是强制性交融的,但是民众在追求幸福生活的过程

中,愿意将具有强制性交融符号形态的群体共有的

历史记忆作为自我认同的根基。特别是在多元文化

交融的区域,民众需要在多元历史记忆中找到自我

与祖先(具有传说性质)的文化传承关系,在多元的

包容的文化氛围中找到自我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群

体既是传承神话传说和历史(交融符号形态)的主

体,又是创造神话传说和历史的主体。民众通过主

动接受文化交融,融入到自我的日常生活中,使圩场

呈现出更大程度的包容性。
圩场为民众提供了人际互动节点,民众在交融

的环境下打破地域、文化的界限,开展更大规模的人

际互动。花婆节圩场实践表达了商人群体与世居壮

族民众融合的过程,花婆以商业始祖阿婆和壮族送

子花婆两种身份呈现,是蒲庙花婆节多元文化融合

的显著特征;五圣宫则作为外来文化交融的另一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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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通过“五圣”共处向民众进一步强调蒲庙多元文

化融合。民族交往交流是民族团结的前提[17],单一

的文化背景不利于民众进行跨区域、跨族裔文化交

流,更不容易实现与他者文化的互相尊重、互相包

容[18]。圩场打破了地域、文化的限制,多元交融符

号是证明圩场在模糊的时间中容纳多元文化的最佳

佐证。圩场为民众提供了交融的文化空间,全体参

与者与交融符号产生文化关联。对于跨地域、跨族

裔的群体而言,在圩场中寻找到自我文化的印证,可
以进一步加快跨地域交融过程。

  五、结语

蒲庙花婆节以花婆为媒构建地方圩场,通过隐

性交融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节庆中,
花婆以送子花婆信仰、阿婆贩粥传说、花婆像、花婆

粥等方式,承担着较为鲜明的媒介功能。圩场通过

模糊的时间与物态化的空间展现显性场特征,时间

的模糊性为民众历史记忆中的神话传说与真实的历

史提供了交融的空间。圩场通过融合神话传说、真
实的历史记忆展现隐性交融符号,这些被交融的历

史记忆以“惯习”的方式影响着全体参与者。
圩作为广西优秀传统文化,其理想型交融功能

亟待创新利用与发展。圩文化体现了广西乡村地理

的特色优势,因地制宜,强调乡村地理环境的创新利

用。蒲庙圩通过场将隐性交融符号传递给民众,塑
造历史记忆,形成共同体。历史不断被民众塑造,以
记忆的形式展现给所有参与者,不论是自我还是他

者,都在被展示的范围之列。记忆原本就具有可塑

性,被塑造为积极向上、包容开放的样式,才能够让

更多人在参与过程中感受到群体的共性以及强烈的

归属感。单一的经济或文化研究容易忽略乡村圩文

化空间的复合特征,用圩的记忆把乡村地理连接起

来,整合歌圩、节圩、圩日等文化空间,黏合区域空间

里所有正在发生的,能够产生经济价值的活动,可以

实现以乡村振兴为目标的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蒲庙

圩以隐性交融符号塑造记忆,将多元文化整合为一

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参与者主动敞开胸怀拥抱所有

他者,最终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交融局

面。圩文化空间作为复合型文化空间,其复合型优

势极具利用价值。分析圩文化空间的运行原理,总
结圩文化空间促进乡村振兴的地方经验,可以为全

国其他区域提供乡村振兴的参考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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